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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住的地方叫“新家园”， 是前几年新

开发的一个住宅小区， 前有穿城而过的主街

道， 再后面则是绕城公路， 开发这一地段的

老板算是有些品味的， 将其精心打造成了这

么个颇有品味的纯住宅区。

当初决定入住新家园， 一是原住房面积

狭小， 二是被“新家园” 宣传的设计理念所

吸引， 说是要打造“自然、 绿色、 人文的住

宅区”， 这一定位对于一直难舍文化情结的我

顿生不少诱惑， 于是就下决心倾尽积蓄， 在

该区购得一居室， 兴冲冲地搬进新区一住。

转眼在新家园住了快两年了， 不知是工

作和杂务占去了我太多时间， 还是天生粗犷

的我缺少对身边生活与变化的细腻观察与感

受， 我竟很少读出生活中的些许新意来。

难得今年清明节第一次被国家确定为法

定假日， 包括双休日可连休三天假。 利用难

得的假期， 我先是在心中用默思祭奠故去的

亲人（因离家乡太远， 只能委托在家乡的亲

人去父母坟前扫墓）， 然后， 就坐在家中户

外的阳台上沏一杯清茶， 拿上京华出版社推

出的《文化名家修身录》 品读起来， 不想抬

眼望去， 竟和春天碰个正着。

推开家中客厅与户外走廊相隔的推拉

门， “啊” 地一下， 吸进了一大口与室内完

全不同的新鲜空气， 清新， 绵甜， 稍润， 正

是此味只应天上有， 人间哪得几回闻！ 我屏

住气息， 回味了一大阵， 才轻轻呼出， 整个

心肺也感觉为之一爽。 稍远处， 但见对面几

百米远的山坡上， 已是青绿一片， 逶迤相

连， 空中则是碧蓝的天， 云也显出清晰的层

次感， 像是高明的画家在巨大的画布上刻意

绘制而成， 而且有的还是透明的， 天空似乎

也增添了许多人情味。 俯首向下， 户外我们

房前一块小四方形约一千多平方米的园内庭

院， 也早已春象万千。

园中那些院落建成后从外地移植过来的树

原来只有光光的主干， 现已是枝繁叶茂， 人行

道上攀沿在水泥架上的藤蔓也用绿色的枝叶形

成巨大的伞棚为路人遮阳送荫， 弯曲的人行道

两旁的草地已形成绿色的地毯， 并组成规则不

一的图案铺在园中大地上， 园中的人造水池四

周和人行道上游人如织， 有的是园内的居民，

有的则是附近专程来赏春的人们。

兴之所至， 我立即下楼融入园内拥抱春

天的人们之中。

刚走上园中与草地环围着人行道， 一群

小孩正蹦蹦跳跳地戏耍着， 两个三四岁长得

像双胞胎的小女孩， 前面一个穿红衣的女孩

左手拿着一个盛着肥皂水的小瓶， 右手拿着

一端有着小圆孔用于吹气泡的塑料管， 一边

跑一边把塑料管放进小瓶中再拿出来， 轻轻

朝前一吹， 则有无数个带着霓虹光的小气泡

腾空而起， 一个接一个， 有如数个彩色的小

气球在空中飘荡， 另一个穿蓝衣的小姑娘则

跟在后面拍着小手不停地欢叫。 继续前行，

看见过来一辆专用残疾人乘坐的人推车， 车

上坐着一位约七十多岁的老者， 一眼便能看

出是位半身瘫痪的病人， 直直地坐在车上，

头歪斜着， 脖下颈还围着一条白色毛巾， 推

车而行的或许是老人的儿子， 也有五十来岁

了， 缓缓而行， 待到近前， 我感觉奇怪的是

车上的老人虽是病人， 脸上却荡漾自然的笑

容， 春风的吹拂让这样一个老年病者也充满

了幸福的感觉。 在人行便道的旁边， 置有几

排石凳， 在距我距离较近的两排石凳上， 一

排坐有两位织毛衣的妇人， 年纪均有五十多

岁， 其中一位脸上有一小疤， 头发已开始花

白， 她们已在此坐了好几个小时了， 一边织

着毛衣， 一边相互交谈着， 阳光照在她们身

上， 平凡人的幸福体现得淋漓尽致， 另一排

石凳上， 坐着一对青年男女， 也许正当热恋

之中， 时而轻声交谈， 时而又放声大笑， 青

春的激情在他们身上挥洒着， 和春天带给人

们的韵味浑然一体。

我信步向前走去， 庭院中央有一个人工

水池， 刚建成时里面只置放几块形态各异的

大石头和一些大小不一的鹅卵石， 没有水，

刚好数日前物管人员通过水龙头把水引进了

池内， 见水可循环进去， 以保证池内的水是

活水， 清水。 走近看去， 水池内还有几十条

红黑颜色不一约一尺左右的鱼在嬉游， 时静

时动。 我仔细观察， 水中的鱼多则五六条在

一块， 少则两条在一起相伴， 而没有单独一

条在一边游玩的， 大概鱼类也有它的自身的

语言， 自身的交际方式， 它们也在尽情地感

悟和享受着春天的气息， 看着眼前的情景，

我突然想起了《人民文学》 原副主编、 著名

散文家周明先生赠给我的一幅字， 上写“林

静鸟观月， 水清鱼谈天”， 其“水清鱼谈天”

的内涵和意境和我眼前的景致完全吻合了。

想一想， 人与自然， 人与动物， 人与社会很

多时候是能做到物我合一， 相互交融的。

春天远吗？ 春天就在身边。

置身小园之中， 处处感受着春天的生机与气

息。 我的心自然地生动起来， 与春天合为一体了。

小

园

之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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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几期《奥运向前冲》， 看

到参赛者落水时， 时常忍不住哈

哈大笑， 有时候又为那些强壮的

看上去必过的参赛者叹息， 那些

落水者可都是特种兵、 特警、 保

镖、 运动员啊， 看了几期， 突然

想， 自己何不向前冲一冲？ 与其

当一个电视机前的奥运旁观者，

不如参与其中， 也许， 枯燥的生

活会变得精彩一些。

本人年龄已过四十， 身材单

瘦， 作为一个公司职员， 工作生活

平静如水， 身边同事朋友对运动

的爱好， 也大多停留在电视机前，

似乎没人相信我真会“奥运向前

冲”。 话说出去， 换回的大多是质

疑的目光。 周五接女儿回家时对

她讲： “明天我不能陪你复习功课

了， 因为上午要开一个上午的会，

下午……参加《奥运向前冲》 去。”

女儿惊奇得眼睛都快跌出眼眶。

周六散会时已经一点多， 马

上和同事去月湖公园， 但这天的

比赛现场转到了长沙世界之窗，

只好又奔过去。 报名， 现场就排

到两百多号了， 问工作人员， 都

说今天基本不可能参加节目， 现

在上场的， 都是几个星期前就已

经报名排队的。 跟同事一商量，

都觉得既然来了就一定要参加。

于是开始围着工作人员磨嘴皮子，

一个多小时后， Etv 那美女终于被

我们的真诚感动， 让我们插队赶

上了末班车。

开了一上午的会本来就够累

的， 中午只吃了点面条， 在现场

晒了一下午的太阳， 两脚软得就

跟煮过了的面条一样软， 同事老

要抽烟， 我则老往厕所跑……轮

到我们上场时， 太阳红彤彤地就

要下班了。

原以为在现场会很紧张的，

站在美女主持王欢边上， 却一

点感觉也没有， 也不紧张 ， 心

里只想着 ， 眼前这五个滚轮怎

么爬过去 ？ 是单腿起跳还是双

腿起跳 ？ 可千万别在第一关就

落水 ， 那也太没面子了， 岸上

站着好多美女呢！

轮到我上了， 破锣一般的

“GO” 声还没叫起， 人已经冲了

出去。 抢跑在《奥运向前冲》 里

不算犯规， 看了几期节目， 早就

弄清楚了这个空子。 跳！ 也不知

哪只脚踏上了第几个滚轮， 上身

顺势往前一冲， 人就上了平台。

这时只觉左手食指一阵巨痛， 我

知道手骨折伤了！ 但痛是顾不上

的， 继续向前， 脑袋里是空空如

也 ， 眼睛里只有三百六十度翻

板， 这可是好多人落水的地方。

往后退了几步， 向前， 脚尖点着

中心线， 快得没有任何可以思考

的时间， 似乎一眨眼就飞过去了！

而且还向前冲出好远， 碰到了撑

杆。 又往后退， 向前冲， 双手握

住撑杆， 向前冲……向前冲……

撑杆怎么抓不住？ 身体怎么在向下

落？ 左手为什么这么痛？ 我“啊”

地大叫一声 ， 哗啦啦掉进了泥

塘 ！ 我从泥塘里站起来， 大脑

一片真空， 双手捂着脸， 闭了一

会眼睛， 感觉泥水从掌心、 从指

缝间滴落， 把脸上的泥水擦干净

了， 爬上了岸。

这一切来得太快， 所有的

感觉都近乎本能， 没有任何思

考的时间。 我最终没能把终点

的锣敲响 ， 但是在冲刺过程中

明显感觉到一种近乎本能的行

动力 ， 这种久违的思维真空体

悟是参加 《奥运向前冲》 最大

的收获。

奥运向前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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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好些日子没有吃菠萝了。

在街上走过水果摊， 看到有切好的

菠萝块泡在盐水 （抑或是糖水吧） 里 ，

别说让你 细细品味那酸甜适口的果汁， 就

是仅仅只瞟一眼那金黄色的果肉， 闻一

闻那浓郁的香味， 就给人一种沁人心脾

的感觉。

一个人走在街上， 我是不会买一块菠萝

举在手里吃给大家看的。 就是心里很想吃，

也不会去买。

但今年三月底在长沙出差时去 “绿叶

书店” 买书， 走在麓山路的人行道上， 我却

买了一块菠萝很大方地举在手里边走边吃。

现在回想起来， 那时候之所以想到买一块菠

萝吃， 并不是菠萝的香味吸引了我。 而是看

到往来不断的大学生中总有一对对的男女学

生各举了块菠萝津津有味、 甜甜蜜蜜地吃

着。 那情景好让人羡慕！ 于是， 我自言自语

道： “想吃菠萝了吧？ 买一块吧！” “好啊，

买吧。” 我放慢了步子， 一边吃着菠萝一边

和心中的另一个我对白， 不去在意旁人怎么

看我， 也不去掂量生活中的烦恼和肩上的压

力； 我一边走一边吃着甜甜的菠萝， 像那些

恋爱着的大学生一样， 享受着那种轻松、 闲

适、 惬意的感觉……

好些日子没吃菠萝了。 而在省城麓山路

吃菠萝的那个下午， 或许将会长久地铭记在

我的心中。

二

也许有人会藉此认为我是那种很爱吃菠

萝的人。 其实并非如此。 我不是那种爱吃零

食的男人。 也许正是因为我很少去吃菠萝，

才会觉得这种酸甜适口的世界性水果是那么

的诱人吧？

何况， 菠萝是人人都爱吃的世界性水

果， 我就算爱吃也不为过的。 之所以平常日

子都不吃菠萝， 是为了妻子的缘故。

是的， 妻吃不得菠萝。 菠萝对她来说，

是苦的。

刚成家那两年， 妻是喜欢也能吃菠萝

的。 那时候我们还住在乡下， 周末上街或

赶集时也常常会买一两个菠萝回来， 耐心

地削好了， 用糖水或盐水泡了放在冰箱里，

午间或晚饭后取出来吃， 能由嘴里一直甜

到心里……

但是， 这样子开心吃菠萝的日子并不长。

因为突然有一天， 吃过菠萝后， 妻出现了很

严重的腹痛、 头痛与恶心症状。

那时候， 我并不知道吃菠萝也会引起过

敏。 是几年过后我才从网上查到以下知识：

菠萝味甘酸、 性平， 对肾炎水肿、 高血压、

支气管炎有疗效， 但临床上发现有些人吃菠

萝后会引起过敏， 俗称“菠萝病” 或“菠萝

中毒”， 在食用 15 分钟至 1 小时左右即出现

腹痛、 恶心、 呕吐、 腹泻， 同时出现过敏症

状， 头疼、 头昏、 皮肤潮红、 全身发紫、 四

肢及口舌发麻； 严重的会突然晕倒， 甚至会

出现休克等症状， 因此有菠萝过敏史者忌食。

那时候我只是觉得， 儿子出生后， 妻的

身体比以往差了许多， 是她羸弱的身体消受

不了菠萝的冰冷、 酸甜呢， 还是她不能生吃

这热带的水果？ 我得不到答案， 只能暗暗提

醒自己： 上街或赶集不要再买菠萝。

为了让妻子的身体尽快得以恢复， 我给

她熬了一年的中药： 每天在她起床前把熬好

的药端给她， 看她把药喝光了再去把药罐里

的药渣倒掉……

一年过去， 妻的身体得以完全恢复。 中

药不用再吃了。 想吃什么她也不再忌口了。

但菠萝我还是不敢买。

有一回家里来了位客人， 带来了一些水

果， 其中就有菠萝。 两天过去了， 见我老是

没有削菠萝意识， 妻说： “把那两个菠萝削

了吧， 要不烂了。” 我说： “你吃不得， 别

嘴馋啊！” 她说： “我是不敢吃呢， 你们吃

啊。” 话是这样说， 可没料到刚切好， 她就

凑过来说： “我就尝一块小的啊。” 说着就

拿筷子夹了块吃了……

这一回， 可恨的菠萝并没有因为妻只吃

了一小块而原谅她， 同样把她折磨得死去

活来……

三

好些日子没有吃菠萝了。

因为妻不能吃菠萝， 所以我和儿子也不

吃， 所以上街什么水果都可以买， 但不买菠萝。

菠萝对我和儿子来说是甜的， 但对妻来

说是苦的。

菠萝的苦， 或许只苦在妻的的嘴里、 胃

里， 但却苦在我与儿子的心里……

也许以后儿子有女朋友了， 也会对她

说： “你想吃菠萝吗？ 我陪你吃！” 或者说：

“你不能吃菠萝是吗？ 那我也不吃！”

对我来说， 不买菠萝， 是铭记生活之

苦； 对儿来说， 想买菠萝， 是向往生活之

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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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菠萝， 甜菠萝

二妹

摄

米跃进 摄

据新华社


